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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博物馆的“美术馆化”
◎ 严建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考古与文博系原系主任）

在展览的历史与现状中，我们既看

到了美术馆的博物馆化现象，也看到了

博物馆的美术馆化倾向。

由于艺术作品本身的高自明性，以

及理解的主观与相对的性质，对展品进

行低度阐释是允许的。但如果博物馆也

借此逃避展品阐释的责任，满足于将展

品简单地放置在展柜中,只关注展览和展

品的审美品质,把美视为展览的主要目

的，那就是“博物馆的美术馆化”。

主张低度阐释的策展人认为，作品

犹如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意涵是

相对的，允许每个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

释读，既无须由策展人来解释，也无法给

出标准答案。

主张高阐释度的策展人试图通过详

实系统的阐释，通过图像学、风格学和艺

术史分析，将更多观众从自然审美引向

专业审美，以达到更广泛和有效的美学

教育目的。

如果说这是两种不同观念的冲突，

那么，因放弃展品阐释责任而呈现的博

物馆的美术馆化，其情况要复杂得多，通

常与下列因素有关。

展出理念变化和大环境的政
策变更

早期的个人化收藏具有强烈的精英

化色彩，收藏家竞相追逐杰作与精品。

随着地方意识的增长、实证科学的兴起

以及产业革命后产品代际更新频率加

速，收藏的范域极度扩大、类型极度增

加，收藏的价值取向也出现了重大转向，

并呈现出明显的去精英化趋势。

物品的审美品质和经济价值不再是

考虑的全部，甚至不是重点。社会记忆

载体的角色、内蕴的信息与知识含量成

为收藏关注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博物

馆展览建设的重点转向了阐释，关注展

品阐释的深度及其效果。

一个地方博物馆不再是仅展示馆藏

精品，而是通过对作为记忆载体的展品

的阐释向本地居民和外来观众介绍自己

的历史与文化。

然而，在一些负有传播使命的博物

馆，尤其是地方博物馆，馆长并没有真正

理解自己的性质与任务。在他们看来，

自己的工作重点就是向大家展示所收藏

的精美物品。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收藏理念没有

与时俱进，依然停留在古董市场的价值

观上，将美丽与珍贵视为收藏的第一要

义。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他们热衷于到

拍卖市场举牌购买“宝贝”。于是，我们

在藏品清单上看到的是按艺术品材质分

类的玉器、陶瓷品、青铜器、书画等，这与

地方博物馆应该反映人们生产、饮食、服

饰、交通、战争、教育生活等生存状态和

生活方式的要求相距甚远。

由于收藏主要局限在具有较高审美

价值的物品，就从资源层面上为博物馆

的美术馆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这种情

形下，展览建设所关注的主要是艺术效

果，一味朝审美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了

博物馆的美术馆化。

展览设计团队需持续精进

通过展品阐释履行博物馆教育使命

也对展览建设团队提出了不同于精品展

的要求。精品展的建设主要关注展览的

艺术与审美效果，工程内涵也多为标准

化项目，比较接近于室内装修。

在这种情形下设计师主要考虑展览

的美学品质以及为展品提供更好的空间

环境，在设计布展时甚至不需要理解展

品内蕴的文化意义。

博物馆工作的核心是通过策展与设

计，构建出一个新的信息通道。新信息

通道的构建过程就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

展览中帮助观众理解展品的知识信息。

在这项工作中，设计师希望观众对通过

设计传达的内容有所理解，那他自己就

应该先期进行理解，因为他不可能将一

个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内容通过设计让观

众明白。

策展人必须沉下心来努力阅读相关

的文献和策展文本，使自己对展览主旨

与展品内涵有明确和深入的理解。在展

品设计中，设计师还会进行古代事相的

考证，否则就会违背历史的真实性。此

外，他还要了解观众的认知与行为特点，

保证设计具有更好的传播效益。

为此，博物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

视觉传达，甚至包括生理学都是现代策

展人和设计团队需要精进的方面，因为

这对于帮助设计克服观众疲劳是有益

的。这些都是一个博物馆展览的设计师

应该掌握的。

如果建设团队既没有掌握上述知识

与技术，又缺乏进一步学习的兴趣，那就

只能满足于视觉效果，其结果就是博物

馆的美术馆化。

观众行为与动机的成长

不可否认，许多观众即便是到地方

博物馆参观，也是为了观看宝贝，尤其是

镇馆之宝。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也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是历史的惯性。长期以

来人们所遇到的展览都是“精品展”，久

而久之，在他们的心目中，博物馆就应该

如此。在这方面观众与上述的馆长类

似。

另一方面，这也与教育传统有关。

我们的教育传统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

人们总是期望学习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回

报。博物馆教育是一种非正式教育机

构，其教育目的主要是使观众更全面地

发展自己，通常不会有显性的利益回

报。这种情形会导致学习动力不足。

学习相比于欣赏，是一个更辛苦和

费神的过程，所以人们通常会满足于视

觉上的观赏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博物馆的美术馆化倾向。

但这并不代表全体观众的想法，也

有许多观众是带着困惑和问题来的，希

望能寻找到答案。如果展览在阐释与传

播方面缺乏能力，无法为他们解惑，不能

给他们带来新知与启发，他们会逐渐失

去学习动力。

相反，如果展览具有良好的阐释能

力，能够帮助他们有效解决困惑，他们

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也会增进学习的

兴趣与动力。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这方

面获得成功，我们便培育了更健康的博

物馆观众市场。而当人们开始习惯于

为了知识、情感与价值观而去博物馆开

启探索之路时，阐释与传播就会受到激

励，反过来推动博物馆更好地履行自己

的使命。

在这样的互相影响和推动下，民族

的科学文化素质会大幅提升，人们的生

活也会更多闪烁智慧之光而变得充实和

精彩。

这终将会导致博物馆与时代需求脱

节，从而被当代社会抛弃。要解决这一

问题，首先在于博物馆人对当代博物馆

责任与使命的正确理解，对展品阐释在

履行使命中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只有

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收藏政策，真正成

为社会记忆的采集者、保存者、研究者

与阐释者，并以此服务于人类的学习生

活；其次是博物馆展览的建设者要加强

博物馆学教育，正确认识展览建设工作

的责任与内涵，增强阐释与传播能力，

使博物馆成为真正的学习乐园；最后，

通过推出引人入胜、具有良好传播效益

的展览，使观众在愉悦和美的环境中获

得知识，启迪思想，增强学习动力，并以

此为契机改变对博物馆的期待。当观众

带着求知的愿望和信心前往博物馆时，

博物馆才真正为自己在现代社会的存在

找到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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